
 

 

第一章  牧人与小羊 
 

(15 至 27 岁；1954~1966 年；灵命萌芽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二十三 1) 
 

一、牧人拣选小羊 
 

牧人拣选我，非我拣选牧人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十五 16)。一般人认为，是我们拣选耶稣基督做救

主，决志相信祂。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当我还懵懵懂懂的时候，神就为我安排环境和遭遇，使我

自自然然的归入主里。对我来说，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件相当合乎逻辑、理所当然的事。所以

没有挣扎，也没有因循拖延，断然决志。 

 

出生在迷信偶像假神的家庭里 

 

 我出生在台湾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祖父靠海谋生，祭拜「妈祖」和各种偶像。我曾在亲戚

家亲眼看过乩童跳神治病，挥动大刀砍自己背部，血流如注，稍后擦上符水，立即完好如初。 

 父亲是长子兼长孙，自幼深得祖父母溺爱，七、八岁即喝酒上瘾，祖母还为他烹鱼作下酒菜。

及至稍长，染上哮喘痼疾，明知喝酒伤身，却欲罢不能。 

 

如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我生在第二次大战期中，到了末期美军反攻，跃岛攻击日军，虽未登陆台湾，却天天以大批

飞机，作地毯式的轰炸。记得有一次，空袭警报过后，从防空洞出来一看，前后左右大片邻居房屋

均成废墟，独有我家屹立在废墟当中，仅窗户橱柜等家具破损累累。再有一次，出得防空洞一看，

上面并排着两颗未爆炸弹，全家大小性命得以逃过一劫。这个经历，日后使我觉得好像「从火中抽

出的一根柴」(摩四 11)，全家后来蒙恩得救，早经神的预定和保守。尤其是我的二哥黄共明，在一

次空袭警报中，匆忙躲进一座桥墩底下，等飞机飞过后，觉得不安全，赶快跑出来躲在田埂旁边，

只见另外一个人跑到他原来躲的地方，那架飞机回头竟把整座桥炸毁，而那个人也血肉横飞了。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战后进小学。大约十岁四年级时，姊姊已上初中，有一天带我到海边游玩。她原本约好另一

位同学，因临时有事不能去，所以只有我们姊弟两人。到了中午时分，我闹着要吃饭，姊姊就在近

海溪流的岸边蹲下去洗手，不小心失足跌进溪水中，我在岸上两手拿着饭盒和装满活鱼虾的竹笼，

眼睁睁的看着姊姊在水中浮沉，我们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当时四下无人，我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想救

姊姊，却忘了自己不会游泳，也忘了放下两手所拿的东西。只记得喝了许多水，却不记得两人怎么

都回到岸上了，我手里的饭盒和竹笼都还拿着，只是饭浸过半咸海水，已经变成黄色，活鱼虾都跑

光了。事后才听人说，我们掉下去不远处(约几公尺外)有一个涵洞，通到附近一个池塘，已经有十

几个人被漩涡卷进涵洞而溺死，我们两人可能奇迹般地被漩涡卷上岸了。我们姊弟两人彷佛经历了

「祂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诗十八 16)。 

 

三位兄姊同时蒙恩得救 

 

 有一年，三位兄姊分别在台北、台中、彰化上学，平时住在学校宿舍哩，放寒暑假才回到家

来。那年暑假，三人一回来，神情都很愉悦，彼此对谈，发现三人同时分别在不同地方接受福音得

救，而且都在三地所谓的「教会聚会所」受浸，这样的巧合真是不可思议。三位兄姊一回到家，就

向我的父母亲传福音。 

 当时，我父亲是小学校长，我母亲是小学老师，虽然两位都是知识分子，却无法摆脱他们各

自的苦恼。父亲的哮喘越过越严重，又无法戒掉酒瘾和烟瘾，我记得他的哮喘一发作，呼天呛地，

屡次立誓要戒酒，甚至打破酒瓶以示决心，但过不了几天又饮酒如故。母亲因父亲的情况，又屡劝

不听，因此经常以泪洗脸，忧愁万分。所幸经过三位兄姊不屈不挠的传福音，他们都在两年后信主

得救了。 

 

父母亲的改变 

 

 我的父母亲一得救便有很大的改变。父亲得救当日就完全戒掉烟酒，从那天起一直到他过世，

滴酒不沾，搭公共汽车，遇到邻座抽烟(当时还没有公交车上禁烟的条例)，竟觉得难闻而拿手帕掩

鼻。幸而他那时还没有读到「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提

前五 23)。否则，真不知会有甚么后果，反正等他读到那段经文时，早已完全没有酒瘾了。而我母

亲一反忧愁的常态，每天喜乐唱诗、读经祷告，一直到她九十高龄才去世。 

 

水到渠成，受感得救 

 

 我因父母亲的教师身份，内心自我勉励向善，做个好学生的榜样。记得上初中时，曾有一位



同学问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一句粗话？」我的级任导师也经常给我好评，说他每次阅读我的

「生活周记」，有如吃了冰淇淋那样的舒服。 

 然而我深知自己里面怀有恶性，偷父亲的钱花用，又喜欢在蚊帐里偷看小说，以致患上深度

近视眼；我也喜欢看电影，常常连看三场，从中午进电影院，出来时已是晚上。明知不对，却不能

自己。我正为此苦恼的时候，因亲眼看见父母亲和三位兄姊的大改变，觉得相信主耶稣，也许不失

为良策，可以改掉我的恶习。因此也开始参加聚会听福音，终于在十五岁那年(1954 年)，初中快毕

业的时候，在台湾台中教会受浸蒙恩得救，坏习惯得以脱落，异常喜乐。 

 

全家蒙恩得救 

 

 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这话在我们全家得着证实。父母

亲生了六男一女，三哥不足一岁就夭折，其余五男一女，都全部得救，我们的儿女和孙儿女，除了

尚在稚龄的小孙之外，全都信主，并且信心坚固，爱神、爱教会。 

 至于我的么弟黄幸辉，不仅课业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即保送台湾大学，不须经过大学入学考

试。而他的爱主程度，也是当时青年信徒中的出名人物，深受教会中长辈的喜爱。高中时即与蒋宏

隆、欧阳建明、蔡坤玉等位一同追求与事奉，都出身彰化中学，转读台湾大学，成为当时在台北教

会中的青年才俊。 

 

二、牧人吸引小羊 
 

得救之后竭力追求 
 

 「愿祢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祢」(歌一 4)。我蒙恩以后，内有圣灵奇妙的作工，使我的兴

趣全然改变；外有父母和三位兄姊信主之后的美好榜样，吸引我竭力追求主，热心传福音，以致我

的同学和朋友称我为「小耶稣」。我在开头的高中学生时期，带领别人蒙恩得救的人数，超过此后

一生总和，真可谓是我的「黄金年代」。 

 

蒙恩后「喜好」焕然一新 

 

 得救以前，我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从古典名著到现代佳作，从回合演义到言情武侠，爱不

释手。但自从得救之后，兴趣突变，喜欢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记得那时候，除了在主日参

加教会的聚会以外，周间晚上，还与我二哥并他的一位同事，三个人一起有小型的家庭聚会。每次

聚完会，便热切地等待下一次的聚集。另外，除了向同学朋友们传福音之外，还经常与二哥及别人

组队出外传福音，穿上「福音背心」，二哥打大鼓，我打小鼓，用硬纸板卷成话筒，沿街一边行进

一边打鼓喊话，吸引了一些小孩子，想不到有些他们的父母亲也跟了来，就在各处角落里传起福音

来，带领了不少人相信主。记得，我在高中入学考试的前夕，还乘火车到半个钟头车程外的小镇传



福音，回到家时已超过晚上十一点钟。 

 

三位兄姊的好榜样 

 

 我的三位兄姊，得救之后也都非常热心，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一面上班、一面服事主。我

大哥二十多岁，即已在「台湾火柴公司」当上了课长，但他因主的呼召，毅然不顾我父母亲的反对，

辞去课长职位，奉献自己，在教会中全时间事奉主。我二哥则在「台湾铁路局」机务段任职工程师，

我姊姊则当起小学教师，各自在教会中也都有一份事奉。后来我大哥被教会差遣，到日本开工传福

音，吸引了不少大学生，不仅信主，并且他们大多在日后也成了日本众教会的中坚分子。当时，日

本的众圣徒背后给我大哥取名「黄旋风」，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吹起一阵龙卷风，激动不少年轻

人投身事奉。 

 

母亲的祷告竟使父亲的绝症得医治 

 

 我父亲在蒙恩之前，自幼即嗜酒如命，稍长另染上抽烟恶习，又加上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每

当气喘发作时，我都要替他揉背，减轻痛苦。而他当时所服用的哮喘西药，据说对胰脏(胰腺)会产

生不良的副作用。结果，就在我大哥献身事奉主之后，有一次病发，紧急送彰化基督教医院，医生

检查出是末期胰腺癌，束手无策，告诉我母亲准备后事。我母亲却跑到彰化教会会所，找当时的一

位同工名叫郭文德，请他一起祷告。我母亲蒙恩不到几年，竟在祷告中跟主讨价还价，告诉主说：

「若不医治他，就要把大儿子召回来扶养家庭，直等到小儿子长大独立。」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还

是小学生(大哥与么弟相差二十岁)。想不到我母亲这样幼稚的祷告，竟蒙主垂听。我母亲祷告完回

到医院，发现我父亲的病状奇迹般的消失无踪，医生仔细检查后，放他出院回家。等到二十年后，

我么弟留学美国，从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院得到硕士毕业，我父亲旧病复发，两个月后就过世。这

样看来，我母亲的祷告照她所求的，等小儿子长大独立，便自动解除约束。 

 

跟随二哥负笈宜兰 

 

 父亲出院后，仅留两位小弟在父母亲的身边。我则跟二哥(黄共明)迁往宜兰，二哥仅大我八岁，

那时，他在台湾铁路局台中机务段上班，被调往宜兰，就带着我赴任。我们两人的关系亦兄亦弟、

亦父亦子，他赚钱养我、供我读书，又带领我在主里长大，是我追求属灵的好长辈兼同伴。 

 

竭力追求「快跑跟随」主 

 

 我在高中期间，半工半读，曾经做过天主教神父的两个仆人的家教，赚取微薄的工资。学业

方面，从不落于人后。我在求学期间，就住在宜兰教会会所的小阁楼上，大约有五平方米的空间，



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在会所后院直接用冷水冲澡，每次冲冷水时都要大声喊「主阿」，以驱寒意。

所谓「寒窗苦读」，我真的尝过了一点滋味。至于教会生活，先后有刘湛庠、王方源、黄光生等三

位全时间的同工，并有「宜兰测候所」黄镛身所长和黄敬宾、林乃青两位专员，又有不少的军官和

士兵，以及年轻的学生们。我们年轻人接受正规的事奉培训，包括招待、领诗、传福音、站讲台(讲

道)等，有模有样，为我的灵命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大发热心传扬福音 

  

 记得每次传福音聚会，我总是奋力邀请福音朋友来听，有时遇到坏天气下大雨，我也不顾混

身淋湿，去到大街小巷，尽力拉人。会所大厅里唱着诗歌、传讲信息，我则跪在讲台的墙壁后面，

拚命为前台的福音祷告，求主拯救灵魂。我那时的干劲，不能不归功于主「爱的吸引」。 

 

三、牧人看顾小羊 

 

翻山越岭，耐力不输原住民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省政府的林务局。「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祢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诗四十 17)。我走马上任，到「新竹林区管理处」就职，其后调往桃园大溪工作站，办

公室就在总统蒋公的慈湖行馆旁边，后又调往苗栗虎山工作站，中间服了两年的兵役，前后共约七

年的时光，无论在肉身、精神和心灵各方面，是我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日子。但我知道，这段日子是

主为要磨练我而特意安排的。经过了这段日子的熬炼，日后所有的苦难都变为小事一桩。 

 在林区工作期间，经常要负重爬山，特别是「每木调查」，在二、三千公尺高的山区，往往需

要劈荆斩藤，又有毒蛇爬行其间，夜宿简便的工寮，餐风宿露，练就一身耐力，与原住民山胞竞爬，

不遑多让。及至升任苗栗虎山工作站的主管，那里有日据时代便出名的「上之岛温泉」，我二十来

岁就被当地居民尊称「主管伯伯」。 

 

高山上反而离神更远 

 

 本来我以为在山上远离尘嚣，是亲近神的绝佳环境，可以独自尽情的读经、祷告，却想不到

因为缺乏教会生活的保护，以及圣徒之间爱的激励，反而向着主的心渐渐冷淡。那段期间，我经历

了「身在高山，心落低谷」，因此萌生辞意，这是我后来辞去政府公职，转到高雄应聘私人企业的

原因。 

 

两年服兵役期间吃尽苦头 

 



 在台湾任何身心正常的年轻人都负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想不到我那两年的兵役，是主特意为

我安排的。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又苦又紧张，每天起床后十五分钟内，须把棉被迭得像豆腐干一般

的方正，上大小号、洗脸、刷牙，穿着整齐，开始接受一整天的操练。好不容易过了两个月的新兵

训练，竟因表现优异，被留任「教育班长」，又陪着新兵们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苦日子。 

 最后六个月，被调往当时最精锐的陆军「前瞻师」，前后接受战车协同作战演习、徒步长途行

军演习、空运演习、船运演习、两栖作战演习，甚至跳伞和蛙人操，准备派往越南去支持美军。记

得当时我所属的部队，参加号称「成功二号」演习，而不久前「成功一号」演习，因为十多辆水陆

两用战车翻覆海底，有两百多具尸体排满左营的海滩。最终幸好去不成越南，而我也光荣退伍。记

得有一段期间所驻的营房，满是跳蚤，白天辛苦操演，晚上一躺下去，跳蚤便成队攻击吸血，根本

不能入眠，苦不堪言。我曾经找到空档，趁着四下无人，跑到野外对着天放声大哭，哭完擦干眼泪，

重新得力。 

 

应征高雄「大华合板工厂」 

 

 如前面所述，我在两年服兵役的前后数年间，是在林务局山上工作，环境确实不适合年轻的

基督徒长留，遂定意回到平地过教会生活。那时(六零年代)正值台湾工业起飞，尤其在高雄设立了

台湾第一个工业园区，「华南银行」的刘启光董事长私人投资创建了大华耐火砖厂和大华合板工厂，

从日本引进最新的技术，而合板工厂与我所学的专业技术有关，因此报考后被录用，我一个人被分

配到制造课、品管课和技术课三个部门。当时，公司与日本名古屋的汤浅合板会社签订制造技术合

作，由日本派遣十余名技术人员驻厂指导，使我有机会学习最新的工业技术。 

 

相亲屡遭挫折 

 

 到了二十五、六岁适婚年龄，父母急着为我寻找对象，前后托人介绍了七位主内的姊妹，除

了其中有一位我不敢答应，其余的六位我都说「好」，但都不被对方看中。后来第八位，经传道人

刘湛庠弟兄介绍，认识了一位吴姓年轻姊妹，长得十分好看，对方也乐意与我交往，几个月后便订

了婚。有一天，未婚妻带着使命要回老家准备结婚事宜，我也送她到高雄火车站。不料，第二天刘

湛庠弟兄便到高雄来见我，询问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因为女方要求解除婚约，却未说明原因。从此，

未婚妻避不见面达几个月，最后被迫同意解除婚约，将对方的相片连同信函一并退还，内心深受打

击。有一晚，我在租处阳台上失魂落魄，但见大街上人潮四处逃窜，原来发生「嘉义大地震」，我

却不知害怕。过后才知道，她回家当晚，因为她祖母和母亲因为我们的婚期意见不合而闹得不愉快，

干脆退婚。 

 

又经介绍另一位姊妹 

 



 如此过了几个月后，心情逐渐好转，虽然当时仍旧不明原因，但能坦然接受被退婚的事实。

经另一位传道人郭文德弟兄，介绍高雄本地教会内的一位刘姓姊妹，欣然点头表示同意。但事隔两

个月，对方仍未置可否，我父母遂放弃希望，而将我的一张一吋半身小相片，寄给我的大哥，托他

在日本替我寻找对象。那时，我的大哥在日本富山传教稍具成效，吸引了一批大学生。我大哥转托

一位年长的日本姐妹留意，若有合适的人，就将相片给她看看，但我大哥和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都

觉得没有甚么希望。想不到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姊妹，在读富山大学时，便透过一位美国传教士，接

受福音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后来更受我大哥的影响，转到当时在富山的地方教会，热心追求主。平

时听说在台湾的各地教会很蒙主祝福，呈现一片兴旺的气象，便在心里祷告主，盼望能到台湾亲眼

目睹、亲身经历主恩。有一天，她到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家里，表达向往着去台湾参观教会生活的

愿望，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便将我的相片给她看，她二话不说，也不问我的情况如何，就说愿意嫁

给我，因她认为这是主答应她的祷告，要借着婚事带领她在台湾过教会生活。 

 

坚决克服多种考验 

 

 这位日本年轻姊妹马上就面临考验，首先是日本教会中年长兄姊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她不适

合嫁到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并且有一位在主里很有追求的弟兄(他后来成为日本众教会的负责弟

兄)，表示愿意娶她，但她不为所动。其次，她的父母亲大大反对，特别是她的母亲出身贵族，她

的亲弟弟那时已经升任日本自卫队陆军司令。她急忙找她的一位贵族朋友商谈儿女婚事，那位贵族

朋友的独生子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其后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经询问他的意愿，

他表示非常乐意娶她，但这位日本年轻姊妹竟也不为所动。再者，姊妹的父亲不仅反对，并且非常

沮丧，有一天想去跳水自杀，不料去到水边才发现整条大圳突然枯水，以致自杀不成。那时，这位

年轻姊妹刚好读了倪柝声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深受感动，对那本书的最后一章「福音的目的」，

内中提到马利亚用香膏膏主，别人认为是浪费，但主却称赞她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因此这位日

本姊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向主许愿说，既然此事明显是出于主的带领，她虽对我的情况一无所

知，但她愿意奉献自己，即或是嫁错了人，她也愿意把一生「浪费」在我身上。 

 

受到本地教会年长兄姊的审问 

 

 我们接获日本方面的消息之后，赶紧找介绍人郭文德弟兄，请他立即通知台湾本地教会的姊

妹，表示已有日本姐妹愿意嫁给我。不料，郭弟兄说刚好五分钟前收到刘家的消息，那位刘姊妹也

已决定要嫁给我。如此，前后仅有五分钟之隔，发现有两位姊妹愿意跟我结婚。于是，本地教会中

约有三十多位年纪在四、五十岁的中年兄姊们为此事召开特别聚集，他们都围绕着我，将我放在中

间，审问我详情，结果本地姊妹的父亲当场表示愿意成全我，他的女儿退出候选，让我往日本方面

进行婚事。至于那两位姊妹，一位是订婚后退婚，一位是同意后取消，都在同一处教会聚会，我在

婚后与妻子跟她们都有来往。尤其是第九位候选姊妹，我和妻子为她的婚事竭力代祷，结果找到一



位工程师林弟兄，是一对难得的佳偶。约五十年后我们回台湾参加他们的家庭查经聚会，我妻子开

玩笑说「她有一位情敌」，请大家猜那位情敌是谁，谜底就是家庭聚会的女主人，由此可见我们两

家人并未因结不成婚而心存芥蒂。 

 

六个月自学日语 

 

 此后，我用六个月的时间，一面上班一面自学日语，买了日本小学教科书，每一课念诵五十

遍，直到熟记课文。就这样，六个月之后，我无师自通，可以听懂并讲说日语。当时，我仍不能书

写日文，便用中文写信，将中文信先寄给我二哥翻成日文，再寄回给我亲手誊写日文信，然后才寄

给我的未婚妻。如此，六个月内往返各十二封信，内容多半是对读经和诗歌的感想，深觉主里彼此

相通，属灵的看法相近，同受鼓舞，乐意一生同甘共苦。 

 

见面第三天结婚 

 

 大约六个月后，就在 1966 年四月四日傍晚，未婚妻终于克服一切困难，跟我的大哥飞到台北

松山机场，我父母亲和我都到机场接她。当时见到她的第一个印象，只见一个皮肤很白，脸庞显出

两颗大红苹果，非常可爱。我父母亲当场向她表示，尊重她的选择，如果见了面发觉不如她心中想

望，可以中止婚事而回去日本，我们全家都不会为难她。但她回答说心意已决，因此我们是在四月

六日早上十点钟在我的故乡彰化教会会所举行婚礼。这样，我们两人从见面到结婚仅经过大约 40

小时。 

 我的妻子婚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学历、职业、家财、外貌等条件是否彼此相配，按世上的

标准，简直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有自知之明，对主、对她非常感恩。所以婚后我跟她

说：「天下父母心，就算是我，我也会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对象，所以我不会对他们怀怨，

反而会更加努力上进，以赢取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放心。」数年之后，我的岳父承认他的小女儿(即我

妻子)是他三个孩子中最幸福的。我的岳母九十六岁临死前，更召集全家人宣告她要信主耶稣。 

 2026 年四月六日我们在南加州家中过结婚六十周年钻石婚，没有任何庆祝宴会或纪念仪式，

但满怀感恩。回顾六十年来，两人同甘共苦，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二男，1967、1969、1972 年年初

各差两岁，长女获博士，长男和次男则硕士，共生三男二女五个孙儿。 

 

 


